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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养鱼是站在塘边穿雨鞋，现在养
鱼可以坐在岸上穿皮鞋。”浙江省湖州市南浔
区菱湖镇勤劳村养殖户沈连宝说，多亏了村
里来的“鱼塘博士”，他们不拿一分钱，管起鱼
来常常比自己还上心。

五点半起床，六点半先到沈连宝的鱼塘
“报到”，观察养殖尾水处理、鱼塘含氧量等情
况后，再驱车 40 分钟到单位上班，周末和不
同研究领域的同事一起，到田间塘头集中解
决渔民问题……

这是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原居林大半
年来的时间表，妻子还时不时开玩笑地说，
“大热天跑鱼塘这么积极，是不是有你的股
份？”其实不然，南浔区是全国闻名的淡水养
殖区，渔村的科技特派员既是来做研究的，更
是来促生产的，他们把实验室“搬”到鱼塘里，

把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应用在养殖产业中，让
渔村的老百姓们尝到不少甜头。

“别人家的鱼都不咋吃食了，你看我的鱼
吃得多欢……”在看到鱼塘里的鲈鱼在“跑
道”上欢腾地“奔跑”，跳起来抢食时沈连宝心
里乐开了花。

“跑道养鱼”是“鱼塘博士”们给村里带来
的新方法，沈连宝介绍，传统的水产养殖比较
粗放，塘里水质混浊、岸边杂草烂泥也多，夏
季鱼吃食少、死亡率高、水污染严重。

而现在他的池塘中间有四条长 25 米、宽
5 米的水泥槽，这就是鱼儿们的“跑道”，“跑
道”占池塘 5%左右的面积，其余池塘面积则
养水，“跑道”边的一台“推水增氧”装置，使塘
水保持 24小时循环流动，还能定期将鱼类排
泄物、饲料残渣分离出养殖水体，形成小池养
鱼、大塘养水的模式，“喂食时就坐在‘跑道’边
的格栅上，既不晒也不脏。”

由于“跑道”里养殖密度大，刚开始渔民

们也有担心，有时看到鱼吃少了、怀疑生病
了，都会给原居林打电话，“无论是几点，他都
会认真听完我的问题，然后帮我想办法。”沈
连宝说，平时有原博士做鱼塘的“家庭医生”，
周末还会有淡水所“红色星期六”的其他专家
“集体会诊”，鱼当然能养得好，“用药少，生长
快，肉质紧，价格比传统方法养殖的鱼要贵 6

到 7 元一斤，今年鱼塘里的 8 万斤鲈鱼已经
全部订出去了。”

今年 5 月，沈连宝向原居林反映情况，说
鱼在夜间 11 点后即使推水力度开到最大，还
是不活跃，于是原居林把车开到鱼塘边，在里
面蹲守了两天两夜，每隔三小时就测一次鱼
塘水含氧量，30 多次的数据记录下来，他竟
然发现塘水容氧量有固定的升降规律。

“我拿着这些数据也是如获至宝，科研中
新的创造点其实不难发现，和生产结合起来
后觉得能做的东西太多了。”原居林非常兴奋

地说着挖到的“宝”。
后来根据这份数据变化图，他告诉沈连

宝可以买一台纯氧装置，在几个固定时间点
给鱼塘提供纯氧，能达到成本与效率的平衡。
沈连宝按照他的说法实践后效果立竿见影，
鱼儿们晚上也不会“厌食”了。

原本都是按照老辈们的经验养鱼，如今
沈连宝看到把科学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中的
作用，也更加积极配合“鱼塘博士”们的科研
工作，“连我 80 岁的老丈人都学会了如何用
手持测氧机。”

刘梅 2012 年从浙江大学环境学院博士
毕业后，到淡水所工作，刚开始总觉得研究水
域生态修复在水产养殖领域难以发挥作用，
当时科研课题也常常是“浮在空中”，“记得刚
开始工作时我的年度计划基本上都是要发多
少篇 SCI 论文。”

自从 2016 年她成为南浔区菱湖镇分管
渔业的挂职干部，即使天气炎热、身怀六甲，
她依然三天两头就往鱼塘跑，池塘边气温格
外高，汗水将衣服湿透，她还乐此不疲地跟养
殖户讨论，“在基层挂职后，才知道什么样的
科研题目真正有意义，写在土地上的论文、解
决老百姓实际问题的科研让我觉得干劲十
足。”

今年刘梅结合生产实际申报的课题“鱼
塘跑道水速与鱼类脂肪代谢关系”一击即中，
获得浙江省一项科技基金的支持。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所长顾志敏表
示，科技研发也需要一场“供给侧改革”，在解
决生产问题中凝练科技研发方向，在科技研
发中解决实际生产难点，科研成果能迅速转
化，切实破解了科研与产业结合不紧密这一
难题，形成服务产业与人才培养互利双赢的
格局。 (记者黄筱)新华社杭州电

“鱼塘博士”给鱼建“跑道”，“跑”出养鱼新模式

本报记者王俊禄

青年时期闹革命，作为“战斗英雄”被毛
主席等领导人接见；退休后投入关心下一代
和禁毒工作 30 多年，拄着拐杖翻山越岭劝诫
吸毒青年。入党 70 年，浙江玉环市 93 岁的离
休干部郭口顺始终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奉献光和热，为当地几十万干部群众树立
了榜样。他说：“只要脑子还能思考，手脚还能
动，党和人民需要，就要继续干下去，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

70 年党性淬炼奋斗人生

31 年前，刚刚离休的郭口顺又“上岗”
了：每天雷打不动到街道关工委“上班”。很多
时候，他还拖着病体，奔走在给青少年上党
课、帮扶吸毒青年的路上。

参加革命 70 年，入党 70 年，今年 93 岁
的郭口顺经历了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离休前他任玉环县人
大常委会主任，现为玉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
坎门街道关工委顾问。

30 多年间，他放弃各种法定休息日，做
各类报告 1000 多场，受教育青少年 30 多万
人次。他和其他老同志筹资 500 多万元助学
帮困，帮助了近 200 多户没钱上学、没钱治
病、生活困难的青少年和群众，挽救失足青少
年近千人……

1948 年 3 月，郭口顺参加革命并入党，
担任闻名全国的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首任队
长。1951 年，在南排山海战中，他率领民兵以

小钓船战胜了海匪的大帆船，战斗景象被定
格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60 年 10
月，他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
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87 年，郭口顺从领导干部岗位上退了
下来，有企业多次高薪邀请。“他们无非看中我
的人脉资源，假公济私的事我做不来。”郭口顺
拒绝了，“自己做人有四条基本原则——— 坚持
党的理想信念；事事要带头；只求付出不求回
报；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四条原则，不能动。”

看到当地一些青少年不务正业，不少学
生经常打架滋事，青少年犯罪率在上升，郭口
顺比谁都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这
些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老同志不能眼看着他
们垮掉。”就在退休当年，他自告奋勇出任坎
门关工委主任，不要分文报酬，不过节假日。

近十几年来，他先后发动 400 多名老干
部、老党员、老同志成立坎门禁毒阳光会所，并
获得全国禁毒工作先进集体。近年来，郭口顺
共获得全国优秀离休干部、全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先进个人等国家级荣誉 7 次，省市荣誉约
70次。

挽救失足青年，乐当指路明灯

在坎门禁毒阳光会所墙上，有一幅标注
着各种代号和数字的巨大图板，上面详细地
记录着每名吸毒人员的尿检进度。

一大批离退休干部，成了坎门禁毒阳光
会所的骨干。坎门关工委秘书长骆石绵说，
“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办厂的，我退休后，儿子
们劝我在家安享晚年，或是在厂里帮忙，可

是，我被郭老感动了，他比我大 20 岁，不拿分
文发挥余热，我也可以。”

吸毒青年阿俊曾四进戒毒所，是一个让
民警也感到头痛的“吸毒老手”，行踪不定。经
过多方了解，老人们得知阿俊经常居住在坎
门的一座山头上。郭口顺便和几位老同志一
起，拄着拐杖，连续 4 天翻山越岭，找到阿俊
谈心、劝他戒毒。其间，郭口顺得知阿俊还有
个 80 多岁的老母亲。于是，他两次自掏腰包
买米买菜，翻山越岭送到阿俊家，给其母亲生
活上的照顾。

终于，阿俊被打动了，“就是天王老子来
我也不买账，但你们这么大年纪，非亲非故
的，还这么帮我，我再不戒毒就不是人了。”后
来，阿俊不仅戒毒，还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教育
其他人戒毒。不少失足青年动情地说：“郭老
就是我的指路明灯。”

截至目前，坎门禁毒阳光会所累计帮教
吸毒人员 432 人，95% 以上的吸毒者就地接
受帮教，263 人成功脱毒，占辖区总吸毒人数
的 61%，帮助安置就业、创业人数达到 80%
以上，打破了“一日吸毒，终生吸毒”的魔咒。

安贫乐道，公烛无私光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随
着年事增高，郭口顺眼睛花了，头发白了，体
力衰退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心机梗塞、胃炎
等慢性疾病常年相伴，但他仍一心扑在关心
下一代工作上。

虽然是一名正处级离休干部，但郭口顺
安贫乐道，一生简朴。走进他的家，50 多平方

米的居室显得既旧又小又潮湿，水泥地面有
些已经磨破，露出了沙石。墙上挂满受奖照
片，橱柜里满是荣誉证书，奖杯随处摆放着。

“离休那年，政府给分了一套 100 多平方
米的新房子，可老头子坚持不要，说自己已经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不能享受这个待
遇。”老伴张顺花翻起“旧账”，后来一家人只
好回到老家坎门，住进了玉环水产局一间 10

平方米的宿舍。

“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到头咋过成这
样？”张顺花想不通，曾几次打算向组织反映，
却都被郭老制止了，“一个人最怕思想落后，
房子差怕什么，能住就行了。”

直到 3 年后，有领导上门慰问，发现实情
后大吃一惊，这才安排了现在的这套 50 平方
米的房子。

家里的四个儿女也没有因为有个当官的
父亲得到任何特殊待遇。早年郭口顺在副县
长任上，大儿子从内蒙古支边回来，想在家乡
安排一个工作，郭口顺却坚持不同意。后来老
伴只得按政策提前退休，让儿子顶职。几年
后，单位倒闭了，大儿子进了一个私营企业打
工，后因工作劳累过度，造成脑血管破裂。经
抢救，命保住了，但成了植物人，至今瘫痪在
床，一日三餐都要人喂服。提起大儿子，郭口
顺的眼神中掠过一丝愧疚。

多年跟踪采访，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就是“郭老一辈子奉献人民，是一位特别纯粹
的共产党员。”当地干部群众普遍认为，郭口
顺无论何时何地，在何岗位，都用实际行动时
刻践行入党时的庄严誓词，用 70 年诠释了共
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被毛主席接见的战斗英雄，退休还“拄拐禁毒”
记浙江玉环 93 岁老党员郭口顺的奉献人生

新华社记者吴剑锋、贺飞

在肿瘤科病房的床榻上，陈成
芬将布满皱纹的手交叠在一起，手
上的皮肤因疾病折磨而变得干瘪，
关节和筋络显得异常突出。

20 多年来，利用这双手，他
弹琵琶，拉二弦，为 100 多个孩
子打开通往南音艺术的大门。

“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
乐没人传承。”躺在病床上的陈老
说，每天醒来，最让他担心的不
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未竟的南音
传承事业。

牵挂半生的南音梦

对年近八旬的陈成芬而言，
55 岁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
他为生计奔波，而之后的日子，
他找到了新的追求——— 南音。

这一中原文明衣冠南渡、与
闽南地方戏曲融合而成的音乐形
式，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
石”。2009 年，南音被列入世界
“非遗”名录。作为发源地，陈成芬
的家乡福建泉州也是南音文化流
传最盛的地区。在闽南古厝，听三
五成群的老人摇头晃脑唱南音古
调，曾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10 岁的时候，我常常跑到
河市镇街边的古厝，听老人们弹
唱。”时隔 60 多年，陈成芬依然记
得家乡当年传出的袅袅余音。自
幼痴迷南音的他，白天在外公开
的食杂店里帮忙，而到了夜晚，
听南音浅唱低吟成了他最重要
的娱乐活动。

“喜欢南音吗？过来我教你吧。”
有艺人注意到了这个“常

客”，向他抛出橄榄枝，但迫于生
活压力，陈成芬没有接住。对于
一个家境困难，只读到小学四年
级便辍学打短工的孩子来说，学
音乐是件过于奢侈的事。

这段记忆成为他近半个世
纪的牵挂。1995 年村里成立南音分会，大家看他热爱南音，一
致推举他做会长。借此契机，逐渐放下生活重担的陈成芬选
择拜师学艺，在 55 岁那年正式开始一段南音学习的生涯。

不赚钱还倒贴的传艺生涯

作为一门古老的艺术，南音学习困难重重，仅看谱一项就
难倒不少人。但因长期的耳濡目染，陈成芬进步神速，20 多天
后，告别师傅开始自学的他，一只脚已迈入“南音演艺”的行列。

虽然只当了 20 多天“学生”，但陈成芬没有想到，“老师”
这个头衔，自己却一戴就是 20 多年。

1995 年，镇上一所学校找到他，希望他能帮忙推荐一名
南音老师给孩子们开班。很快，班级组建起来，可老师却中途
离开了，学到一半的孩子只能眼巴巴干等。

陈成芬决定自己上。他一边买书和影碟自学，一边开班
教学。从此以后，小镇多了一个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的身
影——— 每次授课，天还没亮，他就会骑行到南音社整理乐器，
侍弄花草，摆好在店铺给孩子们买的早餐，等待来上课的孩
子。

小镇里多数家庭的生活不算富裕，为了让更多孩子接触
这项民间音乐，陈成芬不收学生一分一毛。曾有老人领着孙
子，提着猪肉来拜师，一向和蔼示人的他严厉回绝了，当场就
让老人把孙子留下，猪肉拿走。

这种近乎偏执的举动在家人看来难以理解。更让他们无
法理解的，是他对学生不计成本的投入。他给学生买乐器，最
便宜的也要 1000 多元，单是琵琶就买了 15 把。除了乐器外，
学生的演出服也由陈成芬统一置办，“有的孩子长得快，春天
买的，冬天长个就穿不了，所以每个孩子至少有 5 套演出服。”

究竟为 100 多个学生花费了多少，陈成芬自己心里也没
有数，有旁人帮他算了一下，“不下 20 万元”。

相比之下，他自己却省吃俭用。女儿陈宝玲说，父亲没有
退休金，一家人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咸菜、稀饭是老人饭桌
上最常见的食物。但他经常招待学生来家里吃饭，知道有的
孩子喜欢吃虾，还会特地买来亲自下厨。“连孙子都会说，爷爷
心疼学生比心疼自己还要多。”

在学习之外，陈老就像所有孩子的家长。学生喜欢看课
外书，他二话不说就成套买下来；听说孩子上学有困难，抢着
帮忙联系学校的依然是他。而回到课堂上，陈老则是另一副
严肃的面孔，孩子唱不好时，他会立刻喊停，耐心将每一句词
背后的故事讲清楚后再继续，没有任何将就的意思。

“很尊敬，但也很心疼。”谈到对陈老的感情，学生雷丽丽
说，对于学生，他可以倾注所有的心血和时间，却不会为自己
考虑太多，往往到撑不住了，他才会选择休息。

“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乐没人传承”

有网友看到陈成芬的事迹后感慨，陈老的人生一如他的
音乐，淡然，徐缓，却委婉深情。

然而他只是轻描淡写，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伴随着热爱
而生的一种传承南音的责任。

去年，镇政府为他规划了一块新的教学和演出场所。他
投入大量心血，操心南音馆的内部设计，墙上挂着的展板上
印的都是他字字写成的南音故事。年底，南音社特地邀请了
泉州当地的其他南音社团共同举行专场汇演。为此奔波劳累
许久的他，撑到演出顺利结束，他也病倒了。

辗转多家医院检查后，陈成芬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小半年
的化疗令他的体重由 120 多斤掉到 80斤出头，尽管身体消瘦，
老人精神依然矍铄，常在病床上吸着氧，紧握着发抖的手在纸
上练字。陈宝玲说，父亲这样练习是怕回去以后弹不了琵琶。

“现在已经弹不动琵琶了。”陈成芬笑着说。
医生们知道他爱南音如命，做理疗或手术时会给他放南

音当作安慰和鼓励。咿咿呀呀的曲调一出现，陈成芬的心就
踏实了，“一下子不知道疼痛了”。

大部分时候，躺在病床上的陈成芬都会念叨着教到一半
的学生。“我不怕死，只怕这么好的音乐没人传承。”谈到没有
教学继承人的问题，一向乐观的他一度红了眼眶，“那些学到
一半的孩子没人教，就会荒废掉。”
作为一个“被抢救”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抢救这

份遗产。“学南音的孩子越来越少，愿意无偿教学的老师也太少
了。”在陈成芬看来，传承是比自己健康更值得担忧的事情。

一周前，陈老再次回家，十几名学生赶来看望他。孩子们穿
上紫色的演出服，专门在院子里给陈老演唱了一曲《直入花
园》，唱词不高亢，不激昂，却延绵不绝。陈老坐在一旁，拄着拐
杖乐呵呵地看着。“好了好了，太热了，进来休息一下。”陈老招
呼道，又张罗要订菜招待孩子们留下吃晚饭。对他而言，这群孩
子和这首曲子，都是和生命同等重要的存在。 新华社福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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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多月来，金飞豹已养成 6 点半起床
的习惯。他的早餐很固定，那是一种由水果、
坚果、牛奶、鸡蛋、核桃油混合搅拌的流质物，
这些东西能满足他奔跑所需能量。“明早开
始，我就可以吃点别的了。”

8 月 26 日是金飞豹 100 天跑 100 场马
拉松的收官日，他选择了昆明“公园 1903”的
凯旋门作为最后一个 42 . 195公里的起点和
终点，“我一定会凯旋！”

变，从微胖瘦成闪电

时间回到 5 月 19 日，临近小满。昆明滇
池畔的海埂公园，金飞豹站在首场马拉松的
起跑线上，他举起拳头高呼：“跟我跑，follow
me！”

那天他的体重是 76 公斤，透过蓝色
0001 号 T恤衫，能隐隐看到他微隆的肚子。

8 月 26 日，同样的衣服在他身上已略显
宽大，奔跑时隐约能看到他的肋骨。1 米 74
的金飞豹足足瘦了 13 公斤，每天要消耗
2900 卡路里热量。

由金飞豹策划并发起的这一赛事名叫
“秘境百马”，计划用 100 天时间跑完 100 场
全程马拉松，即一天一个 42 . 195公里。赛道
为云南 16 个州市的 100 条美丽乡村道路，沿
途会看到云南九大湖泊、六大水系及少数民

族聚居区。
回顾这 100 天，金飞豹的记忆按下了快

进键：一路艰辛，也一路风景。
“每场马拉松都很难忘，也许头一天我还

在巴拉格宗的雪山，第二天就到了金沙江边
的河谷，饿了可以在中途吃过桥米线、烧豆
腐，渴了可以喝普洱茶、刺梨汁，奔跑中还有
老乡递来刚摘的李子、桃子。”

从大理赛区的“高原 777 挑战赛”到泸沽
湖畔的“女神马拉松”；从洱源县的“保护弓
鱼”到香格里拉的“守护滇金丝猴”；从金沙
江、澜沧江、怒江的“三江穿越”到保山地区的
“保护非遗”；从火把节、花脸节的狂欢到看孔
雀飞、追大象跑……他每天都在以不同的主
题记录着家乡。

伤，差点大半途而废

伤病差点让金飞豹在第 94 站折戟。
这得从第 93 站轿子雪山说起。这一站

对金飞豹意义非凡。1986 年，23 岁的他挑
战了这座海拔 4000 多米的“滇中第一高
峰”，并成功登顶，至此迈出了探险生涯第一
步。

32 年后，当 55 岁的金飞豹以奔跑的方
式回到轿子雪山，此时的他已攀登过七大洲
最高峰；徒步到达了南北极点；完成了 70 多

场国际马拉松赛，包括 7 场距离超过 100公
里的超级马拉松。

但命运似乎就爱开玩笑，就在他探险梦
开启的地方，金飞豹旧伤复发，疼痛开始影响
到他最后 7 天的比赛。

第 94 站，金飞豹的膝关节、踝关节疼痛
加剧，他每跑一步都不敢用力，在补给站停
留的时间也更长，工作人员需要不时为他按
摩治疗。最终，金飞豹用时 6 小时 30 分完
赛，这已经接近秘境百马设定的 7小时关门
时间。

从这站开始，金飞豹每天只能靠吃止痛
药缓解疼痛。

“医生说我的疼痛是因为每天超负荷奔
跑，膝盖滑膜长期摩擦引发炎症所致，庆幸的
是未伤及要害。”当听到医生说自己还能完成
剩余比赛时，金飞豹悬着的心落了地，他认为
那是在天堂的母亲在保佑他。

今年初，金飞豹参加了七天挑战七大洲
七个马拉松的赛事，就在奔跑南极洲一站时，
金飞豹的母亲在家中离世。

“我纵有奔跑七大洲的能力，却跑不到妈
妈身边作最后送别，这是我人生最大遗憾。”

金飞豹发愿要用奔跑的方式表达对妈妈的思
念，“这 100 天，我每天都在内心深处默念着
妈妈，希望她能看到我在奔跑，在为梦想奔
跑，为家乡奔跑。”

跑！希望人人都动起来

最后的 100 米，金飞豹大口喘着气，迈着
灌了铅的双脚，朝着“公园 1903”的凯旋门奋
力前行。虽已精疲力竭，但在他晒黑的脸上，
笑容已璀璨如花。

8 月 26 日下午 14时 38 分，金飞豹用时
6 小时 25 分完赛，结束了自己连续 100 天
100 场马拉松的奔跑。

金飞豹很感恩，因为每天都有跑友陪伴
他跑完全程。“在奔跑中，大家为了减轻我的
痛苦，都尽量放慢脚步陪我，一直用不同的方
式鼓励我，大家都知道，我挑战的不是速度，
而是持续 100 天的毅力和体能，我做到了。”

100 天时间，“秘境百马”让更多人了解
了马拉松，也推动了这项运动在云南的发展。

明年，金飞豹想用奔跑的方式做全国的
主题，做一个展现中国的人文、民族、自然资
源的秘境百马。“我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奔跑的
行列，大家可以从 3公里、5公里开始，跑起
来，动起来，真正体会到全民健身的好处。”

金飞豹终于如愿举起了“百马王子”的奖
杯，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奖杯是他赛前专门为
自己定做的。

100 天后，他实至名归。
（记者岳冉冉）新华社昆明 8 月 26 日电

百日奔跑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原居林在湖州南浔区菱湖镇勤劳村观察鱼塘排污池
（ 8 月 9 日摄）。新华社记者黄筱摄

金飞豹 100 天挑战

100 场马拉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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